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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佛受九罪報(《大智度論》卷九，大正25，121c8～21)

  
  若佛神力無量威德巍巍不可稱說，何以故受九罪報？ 
1者梵志女孫陀利謗，五百阿羅漢亦被謗。

2者旃遮婆羅門女，繫木盂作腹謗佛。

3者提婆達推山壓佛傷足大指。

4者迸木刺腳。

5者毘樓璃王興兵殺諸釋子佛時頭痛。

6者受阿耆達多婆羅門請而食馬麥。

7者冷風動故脊痛。

8者六年苦行。

9者入婆羅門聚落乞食不得空缽而還
。
復有冬至前後八夜寒風破竹索三衣禦寒。又復患熱阿難在後扇佛。如是等世界小事佛皆受之。問曰:若佛神力無量。三千大千世界。乃至東方恒河沙等諸佛世界。南西北方四維上下。光明色像威德巍巍。何以故受諸罪報？

二、佛功德已滿，何故還受罪報(《大智度論》卷九，大正25，121c21~122a16)

答曰:佛在人中生人父母，受人身力一指節力勝千萬億那由他白象力。神通力無量無數不可思議，是淨飯王子厭老病死苦，出家得佛道，是人豈受罪報為寒熱等所困，如佛神力不可思議，不可思議法中，何有寒熱諸患。復次佛有二種身:
一者法性身、二者父母生身。
是法性身滿十方虛空無量無邊，色像端正相好莊嚴，無量光明無量音聲，聽法眾亦滿虛空。(此眾亦是法性身非生死人所得見也)。常出種種身種種名號種種生處種種方便度眾生，常度一切無須臾息時。如是法性身佛，能度十方世界眾生。

受諸罪報者是生身佛，生身佛次第說法如人法，以有二種佛故受諸罪無咎，復次佛即得道時，一切不善法盡斷，一切善法皆成就。云何今實有不善法報可受，但憐愍未來世眾生故，現方便受此諸罪。復次如阿泥盧豆，與一辟支佛食故，受無量世樂，心念飲食應意即得，何況佛世世割肉出髓以施眾生，而乞食不得空缽而還，以是事故知佛方便，為度眾生故受此諸罪。
云何方便憐愍未來世五眾佛弟子施福薄故，乞種種自活之具不能得，諸白衣言，汝衣食不能得，有病不能除，何能得道以益於人，是五眾當答，我等雖無活身小事，有行道福德。我等今日眾苦，是先身罪報，今之功德利在將來，我等大師佛入婆羅門聚落乞食，尚亦不得空缽而還，亦有諸病，釋子畢罪時佛亦頭痛，何況我等薄福下人。諸白衣聞已瞋心則息，便以四種供養供給比丘，身得安隱坐禪得道，是為方便故非實受罪。如毘摩羅詰經中說，佛在毘耶離國，是時佛語阿難，我身中熱風氣發，當用牛乳，汝持我缽乞牛乳來，阿難持佛缽，晨朝入毘耶離，至一居士門立，是時毘摩羅詰在是中行，見阿難持缽而立，問阿難，汝何以晨朝持缽立此，阿難答言，佛身小疾當用牛乳，故我到此，毘摩羅詰言，止止阿難，勿謗如來，佛為世尊已過一切諸不善法，當有何疾。勿使外道聞此麤語，彼當輕佛便言，佛自疾不能救安能救人，阿難言，此非我意，面受佛敕當須牛乳，毘摩羅詰言，此雖佛敕是為方便，以今五惡之世故，以是像度脫一切，若未來世有諸病比丘，當從白衣求諸湯藥。白衣言，汝自疾不能救。安能救餘人，諸比丘言，我等大師，猶尚有病，況我等身如艸芥能不病耶，以是事故諸白衣等，以諸湯藥供給比丘，使得安隱坐禪行道，有外道仙人，能以藥艸咒術除他人病，何況如來一切智德，自身有病而不能除，汝且默然持缽取乳，勿令餘人異學得聞知也，以是故知佛為方便非實病也，諸罪因緣皆亦如是，以是故言佛其德特尊光明色像威德巍巍。

三、《佛說興起行經》：佛受報的因緣 (大正4，164a~174b)

四、散見於《阿含經》中的「佛受罪報」

(1) 刺腳：

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王舍城毘婆山側七葉窟中，時佛為佉陀羅刺腳極為苦痛，如來默受，雖復苦痛無所請求。（《別譯雜阿含經》卷14、大正2，473c27～29）。

(2) 苦行：

1、 苦行於六年，極受諸苦惱，知此非真道，棄捨所習行。(大正2，167a16～17)

2、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爾時。世尊告諸比丘，有此二力，云何得二力 ，所謂忍力．思惟力。設吾無此二力者，終不成無上正真等正覺，又無此二力者，終不於優留毘處六年苦行 ，亦復不能降伏魔怨 ，成無上正真之道 坐於道場，以我有忍力．惟力故，便能降伏魔眾，成無上正真之道，坐於道場。（《增一阿含經》卷7大正2，580b27～c4）。

(三)頭痛：

爾時羅閱城中人民之類，豈異人乎，今釋種是也，爾時拘璅魚者，今流離王是也，爾時兩舌魚者，今好苦梵志是也，爾時小兒見魚在[土*岸]上而笑者，今我身是也，爾時釋種坐取魚食，由此因緣，無數劫中入地獄中，今受此對，我爾時，坐見而笑之，今患頭痛，如似石押，猶如以頭戴須彌山，所以然者，如來更不受形，以捨眾行，度諸厄難，是謂，比丘，由此因緣今受此報，諸比丘當護身、口、意行，當念恭敬。（《增一阿含經》卷26、大正2，693b～c）

(四)背痛：

1、 患背痛，欲於此止，對曰，唯然。尋即敷座。(《長阿含經》卷2 （遊行經），大正1，15b18)。

2、 路止一樹下，告阿難言，吾患背痛，汝可敷座。(《長阿含經》卷3（遊行經），大正1，18c09)

3、 又告阿難，吾背痛甚，汝可敷座，對曰，唯然汝取僧伽梨四牒而敷，吾患背痛，欲暫止息。(《長阿含經》卷3（遊行經），大正1，19a02~20a05)。

4、 舍利弗言，今者四方諸比丘集，皆共精勤，捐除睡眠，吾患背痛，欲暫止息。(《長阿含經》卷8（眾集經），大正1，49c2~3)。

5、 已樂波旬歷城中，度行半道所，佛疾生身背痛。(《般泥洹經卷下》大正1，
183c4)。

6、 尊者舍梨子亦在眾中，彼時，世尊告曰，舍利子，汝為諸比丘說法如法，我

患背痛，今欲小息，尊者舍利子即受佛教，唯然，世尊，於是，世尊四疊優多羅僧以敷床上。(《中阿含經》卷22 （求法經），大正1，570b22~25)。

7、 爾時尊者優波摩那，為佛侍者止客舍中，如來于時，微患風動苦於背痛，尊者優婆摩那。(《別譯雜阿含經》卷5，大正2，407b15~16)

(五)傷足：

1、 婆達兜壞亂眾僧，壞如來足，教阿闍世取父王殺。(《增一阿含經》卷5，大正2，570c40。

2、 世尊在耆闍崛山一小山側，爾時，提婆達兜到耆闍崛山，手擎大石長三十肘，廣十五肘而擲世尊，是時，山神金毘羅鬼恒住彼山，見提婆達兜抱石打佛，即時申手接著餘處，爾時，石碎一小片石，著如來足，即時出血。(《增一阿含經》卷47，大正2，803b14~18）。
(六)空缽：

佛住娑羅婆羅門聚落，爾時，世尊晨朝著衣持缽，入婆羅聚落乞食，時，魔波旬作是念，今沙門瞿曇晨朝著衣持缽，入婆羅聚落乞食，我今當往，先入其舍，語諸信心婆羅門長者，令沙門瞿曇空缽而出，時，魔波旬隨逐佛後，作是唱言，沙門，沙門，都不得食耶。(《雜阿含經》卷39，大正2，288a11~17)
※《阿含經》的佛受罪報，散處各地，敘述前因後果也較不完整，也有前因後果與「本生」、「因緣」、「譬喻」不相符合的，比較之下，能確定《阿含經》的佛身觀比較人間化。如(《增一阿含經》卷18，大正2，637b18~23)云:
爾時，世尊即就波斯匿王坐，是時，王波斯匿與世尊辦種種飲食，觀世尊食竟，王更取一小座，在如來前坐，白世尊曰:云何，世尊，諸佛形體皆金剛數，亦當有老．病．死乎？世尊告曰:如是，大王，如大王語，如來亦當有此生．老．病．死。我今亦是人數。

五、部派與大乘之間對佛受罪報的看法差別:

(一)《大毘婆沙論》的說法 (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73，大正27，871b～872b）:
八世法者:一利二無利三譽四非譽五讚六毀七樂八苦。問：何故作此論，答：欲止他宗顯己義故，謂分別論者、及大眾部師執佛生身是無漏法，彼何故作是說，依契經故如契經說，如來生世住世出現世間，不為世法所染，彼依此故說佛生身是無漏法，又彼說言佛一切煩惱并習氣皆永斷故，云何生身當是有漏，為止彼意顯佛生身但是有漏，非無漏法，故作斯論。

· 問：云何知佛生身是有漏法？

答：如《契經》說：苾芻當知，無明所覆，愛結所繫，愚夫感得有識之身。聰明者亦然，佛生身既是無明愛果故知非無漏法。又契經說。十處二少分是有漏。由此故知佛生身定是有漏，若佛生身是無漏者，無比女不應生貪，央掘利魔羅不應生瞋，鄔盧頻螺迦葉波不應生癡，傲慢婆羅門不應生慢，以佛生身生他貪瞋癡慢故知定是有漏。

· 問：若爾者彼所引經當云何通？

答：彼經密意說佛法身，謂如來生世住世者，說佛生身出現世間，不為世法所染者說佛法身，復次世法者，即世八法，如來不為世八法所染故，言世法不染非謂無漏，謂世八法隨順世間有情，世間有情亦隨順世八法，世八法隨順如來，如來不隨順世八法，故說如來非世法所染。復次如來離世八法。故言不染非謂無漏。
· 問：如來亦有世八法何故言離有利者，如鄔揭羅長者，於一日中以三百千衣服施佛，時縛迦醫王等八十人於一日中，各奉佛百千雙憍舍耶衣。無利者，如佛一時著衣持缽，入娑羅婆羅門村乞食，空缽而入空缽而出。有譽者，佛初生時名至他化自在天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，名至色究竟天，轉法輪時名至梵天。非譽者，如佛一日遭戰遮婆羅門女誹謗，又於一時因孫陀利女惡聲聞於十六大國。有毀者，如跋羅惰闍惡口婆羅門，以五百頌現前罵佛。有讚者，如即彼婆羅門，以佛容色不異故便生淨信，復以五百頌現前讚佛，尊者舍利子以眾多頌，現前讚佛無上功德，尊者阿難陀以眾多頌，現前讚佛希有妙法，如是鄔波離婆耆奢尼羅部底等諸大論師，皆以百千伽他現前讚佛。有樂者，佛有殊勝身心受樂及輕安樂，一切有情所不能及。有苦者，世尊亦有背痛頭痛朅他羅刺傷足，及迸石傷指出血，如是等法世尊皆有。何故言離？

答：彼皆不能令佛生染故名為離，謂佛世尊雖遇利等四法而心不高。雖遭無利等四法而心不下。又雖遇利等四法而心不歡，雖遭無利等四法而心不慼，又雖遇利等四法，心不染故生喜。雖遭無利等四法而心不憎故生憂，又雖遇利等四法而不生愛，雖遭無利等四法而不生恚。譬如妙高山王住金輪上，八方猛風不能傾動，世尊亦爾，安住戒金輪上世間八風所不能動，是故名為不為世法之所染污，非謂生身是無漏故說為不染。
· 問:如來於一切煩惱并習氣皆已永斷，云何當說是有漏耶。
答:雖自身中諸漏永斷，而能增長他身漏故，是故為止他宗顯己義故而作斯論 ，此中利者，有二種，一有命，二無命，有命利者，謂得象馬牛羊妻子僮僕等，無命利者，謂得金銀等寶衣服等物。無利者謂即不得前二種，利譽者謂不現前讚美，非譽者謂不現前毀呰，讚者謂現前讚美，毀者謂現前毀呰，樂者謂欲界身心樂。有說:唯取五識相應樂，苦者謂欲界身心苦，有說:唯取五識相應苦。

· 問:何故此八說名世法。
答:世間有情所隨順故名為世法。世間有情若遇利等四法其心則高，若遭無利等四法其心則下。又若遇利等四法心則生歡，若遭無利等四法心則生慼。又若遇利等四法心則染故生喜，若遭無利等四法心則憎故生憂。又若遇利等四法心則生愛，若遭無利等四法心則生恚，故此八種名為世法。如來於此心不隨順故，說不為世法所染。
(二)、印順導師之見解(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163~167):

佛之所以為佛，是由於證得了法性空寂，也就是佛的法身。這樣，如佛弟子經修行而達到同樣的境地，就是體見了佛所見的佛之所以成佛的。這不但可以說見佛法身，也可說「得法身」見佛法身，是經修行而達成的，所以『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』（大正一二‧一一一二中）說：
「諸弟子展轉行之，則是如來法身常在而不滅也」。

法身是自覺的境地。「法身常在而不滅」，是由於弟子們的修行。有修行的，就會有證得的；有證得的，法身就呈現弟子的自覺中，也就是出現於人間。有多數人修證，那法身就常在人間而不滅了。這樣的見佛法身，雖限於少數的聖者，卻有策勵修行的作用。體見法性空為佛法身，只限於少數聖者。經、戒（波羅提木叉）為佛法身，雖通於僧伽內部，卻與一般信眾缺乏密切的關係。無漏五蘊為佛法身，可以為眾生的歸依處，但佛已入涅槃，佛的五分法身，還是與世間沒有關涉。所以上來三說──生身外別立法身，對僧團內的青年初學，社會的一般信者，懷念佛陀，內心的依賴感，是不易滿足的。於是在佛陀遺體、遺物、遺跡的崇奉中，「本生」、「譬喻」、「因緣」的傳說中，引起另一類型的佛身常在說。這一思想，在佛法的論議中，表現為佛生身的有漏或無漏，如『異部宗輪論』（大正四九‧一五中）說：
(一)、「大眾部、一說部、說出世部、雞胤部本宗同義者，謂四部同說：諸佛世尊皆是出世，一切如來無有漏法」。
這一論題，『大毘婆沙論』有較明確的敘述，如卷一七三（大正27，871c—872b）說: 

(二)、「分別論者及大眾部師，執佛生身是無漏法。……如契經說：如來生世、住世、出現世間，不為世法所染。彼依此故，說佛生身是無漏法。又彼說言：佛一切煩惱并習氣皆永斷故。云何生身當是有漏」！

（說一切有部）：「云何知佛生身是有漏法？……不為世（間八）法之所染汙；非謂生身是無漏故，說為不染。……雖自身中諸漏永斷，而能增長他身漏故，又從先時諸漏生故，說為有漏」。

佛的無漏功德，是出世的，名為法身（說一切有部等說），這是沒有異議的。佛的生身──三十二相身，大眾部及分別說部，以為是無漏的；說一切有部等以為是有漏的：這是諍論所在。佛是出世的，無漏的，這是經上說的。等到進入精密的論義，佛的法身與生身，被分別出來，以為生身是有漏的，這才與大眾部，不加分別的通俗說不合了。「無漏」原只是沒有煩惱的意義，並不過分的神奇。如法藏部說：「阿羅漢身皆是無漏」，「今於雙樹間，滅我無漏身」。法藏部是從分別說部分出的，他以為不但佛身是無漏，阿羅漢身也是無漏的。其後經部譬喻師說：「非有情數，離過身中所有色等，名無漏法」；「依訓詞門，謂與漏俱，名為有漏」。譬喻師所引的教證，與『毘婆沙論』的大眾部說一樣。他們以為，無漏，只是沒有煩惱的意思。這可以推見，佛身出世，佛身無漏，起初只是通俗的一般解說。但在「本生」、「譬喻」、「因緣」，有關佛與菩薩的傳說興起，引起了種種問題，於是大眾部系，在佛身出世、無漏的原則下，發揮了新的佛身常在說。要理解這一論題，應先了解說一切有部的「佛生身是有漏」說。說一切有部以為：佛的生身是父母所生的。在沒有成佛以前，是這個身體，成佛以後，也還是這個：這是有漏所感生的有漏身。佛的色身，與一般人一樣，要飲食，也有大小便，也要睡眠。佛曾有背痛、頭痛、腹瀉等病，也曾經服藥。佛的身體，也曾受傷出血。年老了，皮也皺了，最後也要為無常所壞。所以，佛之所以為佛，是無漏五蘊的法身。色身，不過依之而得無上菩提吧了。生前雖有神通，但神通力也不及無常力大。『增壹阿含經』說：「我今亦是人數」。佛是人，是出現於歷史的，現實人間的佛。這一人間的佛陀，在「本生」、「譬喻」、「因緣」的傳說中，有的就所見不同。這裡面，有的是感到理論不合，有的是不能滿足信仰的需要。理論不合是：因緣業報，是佛法的重要原理。佛在過去生中，無量無數生中修集功德，那應該有圓滿的報身才是。可是人間的佛，還有很多的不圓滿事。如佛久劫不殺生，應該壽命極長，怎麼只有八十歲？這點，似乎早就受到注意，所以有「捨命」說。不用拳足刀杖去傷害人，應得無病報，怎麼佛會有頭痛、背痛呢？布施可以得財富，佛在無量生中，布施一切，怎麼會沒有人布施，弄得「空缽而回」？又如佛過去生中，與人無諍，一直是慈悲關護，與眾生結成無量善緣，怎麼成了佛，還有怨敵的毀謗破壞？過去無量生中修菩薩大行，是不應受報如此的！不圓滿的事，經與律所說極多，古人曾結合重要的為「九種報」。說一切有部解說為過去的業力所感，但一般信者是不能贊同的。
這就不能不懷疑，如『大智度論』卷九（大正二五‧一二一下）說：
「佛世世修諸苦行，無量無數，頭目髓腦常施眾生，豈唯國財妻子而已。一切種種戒、種種忍、種種精進、種種禪定，及無比清淨、不可壞、不可盡智慧，世世修行已具足滿，此果力故，得不可稱量殊特威神。以是故言：因緣大故，果報亦大。

問曰：若佛神力無量，威德巍巍不可稱說，何以故受九罪報？ 

《大智度論》是大乘論。《論》中所說「受諸罪報」的疑問，是依據「本生」、「譬喻」而來的。過去生中的無量修行，大因緣應該得大果報，對於這一理論上的矛盾，《大智度論》提出了二身說──法性生身與父母生身。法性生身是真實，父母生身是方便，這樣的會通了這一矛盾。如佛的空缽而回，及有病服藥，解說為「是為方便，非實受罪」,「方便」的意思是：為了未來的比丘著想，所以這樣的方便示現。《摩訶僧祇律》卷三一（大正二二‧四八一上）說：
「耆舊童子往至佛所，頭面禮足，白佛言：世尊！聞世尊不和，可服下藥。世尊雖不須，為眾生故，願受此藥。使來世眾生開視法明，病者受藥，施者得福」。

大眾部是佛身出世無漏的。對於佛的生病服藥，解說為「為眾生故」，與『大智度論』所說相合。所以『大智度論』對於受罪疑問的解說，實際是淵源於大眾部的見解。方便，即暗示了真實的佛是並不如此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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